
我与富有诗情画意的风穴寺交集，大约
在 1988年 4月间。某日我在郑州公干之后，
应友人之邀赴汝州风穴寺游览。虽时间短
暂，但这座风景如画、韵味氤氲的千年古刹
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其间，我喜
出望外地得到了一本风穴寺文物保管所编
印的《风穴古诗选》，如获至宝，珍藏至今，并
不时拿出来把玩品味一番古人诗中的风穴
寺。

风穴寺，位于汝州市区东北 9 公里的嵩
山支脉少室山南麓风穴山中。因寺之山有
大小风穴洞而得名。其寺初名香积寺，又名
千峰寺。它始建于东汉初平元年——距今
1800 多年，后经北魏、唐、宋、元、明、清历代
重修与重建，与少林寺、白马寺、相国寺齐
名。它依山傍水而建，高低错落有致，周围
景观星罗棋布，素有八大景、七十二小景、三
十六福地之称。为此，笔者认为，风穴寺这
个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其狭义是单指风
穴寺，其广义是指风穴寺景区。它因景色优
美而闻名中外，堪为中州大地上的一颗璀璨
明珠，引得古代无数文人雅士竞折腰，浅吟
低唱，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可想而
知，神奇的风穴寺俘获了古代众多文人雅士
的心，但因他们的身份相异，登临风穴寺的
时间不同，观寺赏景的角度不同，体验与感
受不同，所赋的诗篇自然是百花齐放、各有
千秋了。

闻名的“夷园”位于风穴寺山门附近，内
有 1981年 3月由楚图南书丹的“唐诗人刘希
夷墓”。据中唐刘肃《大唐新语》载：“刘希
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
体，词旨悲苦，不为所重。善掐琵琶。”这位
曾载入《唐才子传》的刘诗人，流传有被后人
公认为千古绝唱的载入《御定全唐诗》的《代
悲白头翁》：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已见松柏槯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

其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
同”被后人誉为千古名句。其意思是说，年
复一年，每一年所开的花，看起来都很相似，
可是，每一年来赏花的人，都是完全的不相
同。感叹年华易逝，青春不再。闻一多曾评
论他是“悟到宇宙意识的哲人”。想想也是，
刘诗人望着风穴寺山口的桃花绽放败落，触
景生情，联想到时光的流逝，人生的浮沉，幸
福的得失，便有了哲理的味道了。

倘若从宏观上讴歌风穴寺，当数唐代诗
人王维的《过香积寺》了。诗云：“不知香积
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
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
曲，安禅制毒龙！”诗人是经过风穴寺，只是
那么远远观望，而未细细观赏，便捕捉到了

“云峰”、“古木”、“钟声”、“泉声”和“危石”等
有特色的意象，建构了“深山藏古寺”的美妙
意境，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全诗没
有正面描写风穴寺的景色，却用色彩和声音
勾勒出一幅幽深境界，给风穴寺的形象抹上
一笔神秘而崇高的色彩。那么，登临风穴寺
的所见所闻如何呢？唐代元结的所见是“九
疑千万峰，嵺嵺天外青，烟云无远近，皆旁林
岭生”（《登白云寺》）；唐代岑参的所见是“窗
影摇群木，墙阴载一峰”；明代郭崇嗣的所见
是“汝州群山此最雄，上方台殿翠微中”；明
代彭纲的所见是“楼台远近笼轻霭，山阜高
低照晚晴”；清代王敦纪的雨后所见是“层峦
缥缈拥烟鬟，一幅倪迂水墨山”；清代毛鸿章
的所见是“翠烟点碧水，红杏点青山”等，极
写风穴寺峰峦挺拔、苍柏叠翠、清泉侧流的
如画美景。据说，风穴寺为群山环抱，北有
紫霄峰，侧有紫云峰、纱帽峰、香帽峰、石柳
峰等九条山脉逶迤相连，朝向寺院，有“九龙
朝风穴，连台见古刹”之誉。

倘若从微观上赞颂风穴寺，古代文人雅
士的诗歌可以说是佳作迭出、五彩缤纷。

一条潺潺下垂的瀑布，宋代人称之为珍
珠泉，明代人则称之为珍珠帘。宋代人杨亿
咏其“潇潇滴滴侵诗思，历落声声空古寺”；
明代人方应选咏其“千丈悬崖溅碧流，随风
飞卷到溪头，分明贝叶翻珠树，化作湘帘缀
玉楼”；清代人行喜咏其“山勒回流自古今，
临崖飞瀑泻珠林，如帘高挂悬终日，未识山
房多少深。”诗作充满想象，洋溢着对珍珠帘
的热烈赞美之情。

风穴寺内有座建于宋代的悬钟阁，阁内
钟架上吊着据说 9999 斤重的大铁钟。如此
沉重的庞然大物，当年在没有吊车的情况
下，竟能挂到 2丈 4尺多高的钟架上，古人的
非凡智慧令人叹服。明代人张维新《悬钟
阁》诗云：“楼上踈钟夜未阑，丹柳袅袅白云
端。一声法撞飘空界，满地松影宝月寒。”此
诗描摹出一个朗月高照、松影婆娑、丹柳袅
袅、钟声悠悠的别样境界。清代人钱应荣
《悬钟阁》诗云：“俯看疑无地，闻声出自天。
不知谁梦觉，唤醒几人眠。”此诗突出了铁钟
之高悬，钟声之悠远。

风穴山上有宋儒吴几复隐居读书的山
洞，人称“吴公洞”，遂成为一景。明代人王
尚絅写的是远景：“蜿蜒山谷中，不见吴公
洞”；明代人张维新写的是近景：“丹青剥落
人飘渺，惟有烟霞洞口生”；明代人方应选写
的是洞中之景：“人共白云留不住，只今洞草
暗生春”；而清代人颍石绣写的则是个人感
受：“剩此松涛深夜里，萧萧犹似读书声。”他
们均书写了对隐居山洞苦读诗书的吴公的
敬仰之情。

玩月台是个令人神往的景点。一个
“玩”字，便妙趣横生，台是何等高耸，人是何

等高大，月亮是何等渺小——竟然成了人手
中的玩物。那么，古人是如何登台赏月玩月
的呢？明代人王尚絅《玩月台》诗曰：“散步
青林樾，崇台方突兀。浮云天际来，招我弄
明月。”诗人登上突兀的高台，浮云悠然飘
动，头顶月亮朗照，倏地萌发了把玩月亮的
浪漫愿望。清人钱应荣《玩月台》诗曰：“削
壁参天上，高台月色新。天香消息近，试问
月中人。”诗人站在高高的玩月台，突发奇思
妙想，想问一问月亮中的嫦娥、吴刚生活得
是否称心如意。两首诗都充盈着浓浓的浪
漫主义色彩，令人浮想联翩、思绪飞扬。

在古人的诗歌中，大慈泉亦多姿多彩，
夺人眼球。明代人王尚絅《大慈泉》诗曰：

“汝崖横北望，讵止高千丈。中有大慈泉，明
河泻天上。”——以夸张手法写出大慈泉之
高，令人仰视。清代人颍石绣《大慈泉》诗
曰：“镜比澄光玉比颜，夕阳倒影浴龙山。阿
谁偷剪瑶池水，藏在白云画阁间。”——以奇
特的想象，写出大慈泉之美，令人心旌神摇。

哲人有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风穴
寺山水兼有，古代文人雅士游之，无不欣喜
若狂，乐不可支。他们的感受是“武陵渔父
今知否，此地桃源路不遥”（清·马靖《桂花巷
落成》）；“顾盼几番增乐意，徘徊忘却动归
旄”（明·王钦《九日游风穴寺》）；“自是攀游
舒眺望，顿宽眼界不觉劳”（明·承天贵《次
韵》）；“日暮渐看归鸟倦，徘徊僧舍不知还”
（清·吕大抱《游风穴寺》）；“乐山乐水无休
歇，萧鼓声中踏月归”（明·王敕《游风穴
寺》）；“临归私与山灵约，借我清风伴到家”
（清·谢一聪《夏日游风穴寺》）。文人雅士有
的游兴未尽，便留宿在风穴寺，又有何感受
呢？“谈心对竹风生韵，话旧观松月上稍。爱
客浑忘清净理，寻诗寒夜费推敲。”（清·曾本
参《游风穴白云寺留宿方丈记·七》）写出了
诗人的闲适惬意；“月流素影松间照，梅发寒
香户外飘。留宿空山虚赖静，尘心尽向此中
消。”（清·马振垣《游风穴白云寺留宿方丈
记》）点出了身处此地的净化心灵作用——
这是大自然的特殊馈赠。

品味古人诗中之风穴寺，乐趣无限；遥
想今日之风穴寺，定然气象万千。

古诗中的风穴寺
□ 杨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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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下
诗 风

自 然

感 悟

在豫东。在宁陵。
在逻岗镇的台马村。智

者乐，仁者寿。他们在白昼聆
听古老的葛天氏之妙音，在黑
夜好好睡个清净觉，清静无
为。他们经历过饥馑、逃荒、
战争，水与火。他们的伟大在
于看清了生命的本质如梦，依
然热爱着生命。他们的往昔
成了他们的记忆。

他们的灵魂已成熟。
没有了悲和哀，没有了家

长里短、鸡毛蒜皮。他们在藤
椅上佝偻着身子，从远处看是
两粒挨着的灰尘浮在半空。
他曾呼唤她，她曾相敬他。但
现在他们不再卿卿我我。家
禽在膝盖前蹦来跳去，他们在
藤椅上闭目，有一句没一句地
唠着嗑，无视桂花落，仿佛洞
悉了生的全部奥秘。

他们欲辨。
已忘言。尽享天伦之乐。
于美丽的如初愿。

商丘
我的殷商的源初。
散出永恒的光。
我知道这里辽阔无垠，无

际的麦田和村舍。我知道这
里的高度和深度，抬头三尺有
神灵。如果取一把铁锹向下
挖三尺亦有未苏醒之物，它们
悬荡在土里。我说的神灵是
一只鸟。玄鸟生商，玄也是一
种火焰，变成天上的星星照耀
混沌。

一只鸟结束了静哑时代。
叫喊着。从树梢飞向树

梢，它穿着燕尾服，砰然为人
类裁出一个明亮的开口。宅
殷土茫茫，我的祖先最初结束

了茹毛饮血，成群结队地迈进
崭新的一页。

于暗夜。人，有了人的模
样。

兽，有了兽的模样。
铅色水域显出美丽的倒

影。我的祖先于此舞之蹈之，
交换口粮与牲畜。我无数次
路过火神台，却未敢踏足，我
知道它高过了平原和平原上
所有的穹顶。

未来的每一个清晨
一个烟花。
一个查帕卡。
两个台风向中原的嘴巴

灌水，企图让中原失去语言和
力量。鸟儿盘旋在摇摇晃晃
的枝头，可爱的小兽于一瞬间
走失。它们去了哪儿，是否还
会回到我们美丽的家园。有
的锁没有落，有的牲畜没有赶
走。

别时茫茫。
但我没看到江浸月。也

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天空中布满了无际的大水和
大水。中原是中国的粮仓，我
看到玉米在水中死去，屋宇与
神殿的尖顶被淹没。我们抱
成一团，脸颊挨着脸颊，吻的
碎屑在空气中弥散。苦涩的
水漫于唇边。当我的呼吸越
来越薄，呼唤着庇佑神。忽地
儿看见了一束光，听到了铿锵
的步伐急促。

是驰援者来了。真真切
切。他们将用生命筑起生命的
堡垒，用手拉起慌乱的手。如
果他们不来，我们真的将坠入
永恒的黑渊，无尽头。未来的
每一个清晨，我都感觉是恩赐。

访世界上
年龄最大的夫妻 （外二章）

□ 马东旭

看冷热寰球，小小新冠作怪
可惜，你错生在中国
众志成城，我们瞬间涤荡尘埃
国旗飘飘红似火
伟大的国度潮涌滚滚大爱
捧着我的心，献出你的爱
全民战“疫”排山倒海
运筹帷幄间摧枯拉朽
我们的家园多么温馨可爱
党旗飘扬跟我来
我是绿洲，呵护每一棵秧苗
我是蓝海，最爱看朵朵浪花澎
湃
我是群众最坚强的依靠
为了人民是我心底的情怀

“志愿红”，那道最美风景
无私无畏，坚定英勇
我是一道目光，让病毒颤抖
我是一抹温暖，如小小灯笼
愿我绵薄力，晶晶灿灿亮

照亮熠熠闪烁的“中国梦”

白衣披甲踏征程
一身洁白，流淌雪的雅致
你大义凛然，浩然出征
一腔热血，熔铸钢的坚定
你无私奉献，坚毅英勇
一个信念在胸中熊熊燃烧
碾碎小小病毒
还给美丽家园一方温馨宁静
一身防护服，臃肿宛若笨笨熊
你汗动如浆，憋闷塞胸
一腔必胜志，澎湃磅礴爱国情
你甜甜笑靥，如沐春风
白衣天使，披甲出征
病毒再狡猾，难逃我手中
我们召之即来、战之必胜
再到欢腾胜利凯旋日
我们会看到最清澈明丽的晴
空

那飘扬的“中国红”(外一首）

□ 欧阳华
我小院里植有一棵香瓜树。
其实，这棵枝桠柔软、叶片墨绿、初

夏开着细碎粉红色小花的树只是木瓜树种
中的一种，我之所以称它为香瓜树，原因
有二：一是被称为木瓜树的树太多，光我
知道的就有三四种。一种是结的果可以当
瓜吃，切开来，里面的籽像黑色的虫子，
挤挤挨挨的粘在一起，胃口浅的还不大敢
吃。一种是结的果可以当菜肴，切成细
丝，凉调，吃着如苔丝一般。一种是纯属
观赏，树不高，每年在树干顶端坐果，七
八个、十多个抱团而生，如拳头般大的青
果煞是好看。这么多树都名为木瓜，我就
不凑热闹了。二是我本人性格内向，不善
言谈，表情呆滞，给人以很“木”的感
觉。如果再把我自己的树称为木瓜树，岂
不是自己调侃自己？基于此，我也不愿把
该树名为木瓜树。当然，我把它称为香瓜
树也是非常贴切的，因为它结的果确实很
香，我认定它就是为“香”而生的。如果
你把一只香瓜放进你的爱车，整个车厢都
会弥漫出股股香气。如果你把它放在衣柜
里，一换衣服，柜子里的香气就会迎面扑
来。如果你把它放在书案旁，香气就会萦
绕着你，使你写出的文字都带有香气呢！

我原本并没有要在院里栽上一棵木瓜
树，因为它属稀有树种，和桔树一样生在
热带，长江以北很难见到。也是偶然，那
年初春的一天，我到运河边上的苗木市场
转悠，见一老翁面前靠墙立着一棵一人高
的树，一树杈上还用绳子绑着一个金黄色
的、如蒜臼一般大小的果子。这么小的树
结这么大的果？好奇心吸引了我，就上前
问，“这是什么树？”答曰：“木瓜树。”木
瓜树！我的兴趣一下来了，迫不及待地
问 ：“ 这 是 它 结 的 果 吗 ？ 在 咱 这 能 栽 活

吗？”在得到连连肯定的回答后，我就毫不
犹豫地买下了它，尽管对能不能成活不抱
有太大的希望。

没想到，这是一棵很有灵性的树。
首 先 ， 它 懂 得 “ 当 你 不 能 改 变 环 境

时，就要努力地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道
理。南方和北方的气候，温差很大，加之
我小院的花坛 ,填充的大多是建筑垃圾，砖
头瓦块的不会少，属贫瘠土壤。先前栽的
一棵石榴树就病恹恹的，不得已拔掉了。
可这棵香瓜树，在院里所有树木还在休眠
时，它就萌出了青青的芽儿。不几天，叶
儿还没展开，在缝隙间就露出了豆粒大的
花蕾，接着是抽出细条儿，沿着细条儿，
一串花蕾便次第开放。花蕊的中间，一颗
像是剥了外壳的青麦粒一样的东西顶了出
来，不用说，这就是香瓜的胚胎了。春风
吹过，夏风吹过，秋风吹过，那个胚胎越
长越大，随着颜色的渐渐变黄，竟个个都
有小拳头一般大了。

一 天 ， 我 在 小 区 门 口 和 一 位 邻 居 闲
聊，邻居突然问我：“听说你院里有一棵木
瓜树，结果没有？能不能送我几个？”这好
啊，邻居主动给你要东西，是看得起你
啊！我立马回答：“结了！结了！等我送
你！”

可是，当我站在树下摘果子时，却猛
然记起那位老翁说的话：“结的瓜能有蒜臼
子大哩！”这不是骗我吗？想找老翁理论已
不可能，只好把气撒在香瓜上：“你不是能
长很大吗？咋就这么小，能拿得出手吗？”
这时，一阵风吹过，树身子摇了摇，哦，
这是对我无端的置气不满呢！

第二年，这棵树就争了馕气，结了不
少比蒜臼子还要大的瓜。我兴奋地拍照发
到朋友圈，并留言：“谁想要香瓜，请快联

系 我 。” 不 几
日，摘下的香瓜
便 被 索 要 一 空
了。可这时，又
有一朋友打电话
讨要，没办法，
我只好把树上残
余的几个小果摘
下送他。谁知这
朋友见了竟严肃
了脸说：“看你
发的照片果子很大呀，这咋都小了？”我想
埋怨他联系太晚，又怕他说我关系不铁，
不给他留住，只好尴尬地笑笑。回到家
里，走至树下，我不禁喃喃自语：“奇怪
啊，每个果子都是一样的养料，一样的阳
光，一样的空气，经受着一样风雨，为什
么有大有小啊？”这时，又有一阵风吹来，
树身子摇摆了几下，似表达着对我质疑的
不满。

不 满 归 不 满 ， 香 瓜 树 还 是 照 着 好 处
做。到第三年，结的果子果然大小均匀，
个个都有两个并排的拳头大，一一派送，
皆大欢喜。

第四年亦然。
到第五个年头，我因疫情被隔离在儿

子家，也是忙于写作，一直没有出门，更
没有到老院去看看，对香瓜树每一时段的
情状如果子是稀是稠，是大是小一无所
知。直到国庆节，按惯例十几个文友聚
会，其酒店正好在老院附近，我便决定去
看个究竟，也顺便摘一些，在酒桌上派送
一下。谁知我打开院门一看，完全被眼前
的情形惊呆了：那些香瓜啊，全都龇牙咧
嘴地躺在石板地上，以抗议我对它们的冷
落。我心疼地把它们一一拾起，小心地放

在箩筐里……及至回到酒店，心情还没有
缓过来，文友七嘴八舌问：“香瓜呢？怎么
没顺便带过来？”我只好苦笑笑，说：“香
瓜有灵性，躲疫情……今年没收成。”

说 话 间 到 了 第 六 年 。 一 入 秋 ， 我 就
想，今年一定早早回去，把果子摘下来，
免得熟透摔伤。谁知，人算不如天算，这
还没动身呢，又一波疫情汹涌来袭，各个
小区严加管制，不能进出。也就是说，我
不能出门进老院，就是出去了，也不能进
老院，就是进了老院，摘了果子也无法送
出。看看，事儿不大，可也是个大难题。
唉！谁知道啥时候能够解封呢？

百 无 聊 赖 中 ， 有 时 也 会 得 到 些 许 慰
藉。今天一早翻看一则视频，见一位老中
医手托一只香瓜侃侃而谈：“把它切成小
片，晒干，和板蓝根等量放在水中，煮上
一个小时，其汤每天喝上三次，每次三条
羹，对驱赶新冠病毒有特效。”看到这里，
我不禁释然地笑了。当然，网络上的东西
不能全信，但我宁愿相信这条消息是真
的。“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虽然指的
是人，但身为植物的香瓜有灵性，能善于
适应新环境，到北方落脚，也必然有用，
只是我们还缺少善于发现的眼睛而已。

香瓜的灵性
□ 万济江

文 友 马 爱 民 、 申 增 义 邀 我 去 龙 山 游
玩，满目草黄树枯，一片潇杀景象。爬至
半山腰，在朝阳处的石缝间，猛眼见几簇
盛开的野菊花。有黄色，有紫色，蚕豆大
的花朵，在狂风中摇曳，那么卑微渺小，
又那么艰难从容。那一刻就像看见了自
己，风霜雨雪几十载，默默无闻，辛劳奔
波一事无成，心底不禁涟漪阵阵，顺手就
把两簇山菊花连根挖起，回到家中栽在一
楼院子的小花池里。

夜里下雪了，我牵挂着从山里来到家
中的那两棵山菊花，披衣起床，打着手
电，用枯叶盖了又盖，身上落满了雪花，
一夜竟未入眠。妻子笑我，你是咋啦，变
成小孩啦，几棵野草也叫你牵肠挂肚睡不
着，真是老还小。我笑了，真的变成小孩
了，一点毫不相干的事，就能平生出那么
多的挂牵。

人在世上走，不能无牵挂。有人说，
一个人赤条条来到世界上，又赤条条地离
去，着实要无牵无挂，这种说法很有哲
理，也有诗意。但人生就象一灯油，油枯
灯灭时，人就化为一股烟消去，想有些牵
挂也不可能了。但人活着的时候，你就要
和这个世界发生联系，不能没有一点儿留
恋和挂牵，除非你是个大师。

前几天，在媒体上看到一则消息，河
南息县农村，有 4000 多位五保老人，因为

县政府奉行死一个才能保一个的政策，又
因要交 1500 元的特别费，所以，就望保兴
叹，无可奈何。看完报道，心中就生出无
限的牵挂，我曾在河南农村生活多年，知
道农村五保户是一个最无助、最可怜、最
底层的生活群体。他们当中，有的老人终
身娶不上老婆，打了一辈子光棍；有的因
为病残，几十年都在痛苦中煎熬；有的一
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终生都在那几亩地
上打转转。如何对待这个群体，是检验执
政者和普通百姓良心的试金石。事情过去
了许多天，心情仍不平静，每每端起饭碗
就要说起这个话题，不知那些苦难的老人
怎么样了。妻子说，这不是平头百姓操的
心，你牵挂顶啥用。我说，虽然啥事也不
顶，还是想牵挂，不由人。

有时候，牵挂真是白牵挂，比如文革
时期，领导天天教育我们，要不忘阶级
苦，牢记血泪仇，要时刻不忘世界上还
有 三 分 之 二 的 劳 苦 大 众 ， 在 受 剥 削 压

迫，要练好本领去解放他们，叫他们也
过上和我们一样的幸福生活。那时候的
日子苦得很，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
不能活。叫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
和我们一起喝汤吃红薯。想来是个不错
的主意。

叫人魂牵梦绕的牵挂，是背井离乡远
离家乡后开始的，那个渐行渐远、若即若
离的正阳小城，就常在梦中浮现。那里有
父老乡亲、熟悉的街市、童年的快乐，还
有那个喧嚣古朴的汽车站，正阳啊，我的
故乡，这一生永远的牵挂就是你。

后来，结婚生子，一家人来到了平顶
山，儿女就在身边，突然觉得少了许多遥
远的牵挂。后来儿女成家，也都生活在同
一个城市，天天见面，心里情感的起伏，
平静若水，没有那种远隔千山万水、刻骨
铭心的挂牵。直到后来有了孙子明明，那
种不由自主的牵挂又生发出来了。有一
天，听说明明在学校做游戏时，和同学互

相推搡，把手蹭破了皮，心里又牵挂得不
行，早早就到学校门口等候，看见蹦蹦跳
跳放学出来的明明，一把拉住问个不停，
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牵挂有时候，就是
这样，毫无章法，毫无道理。

牵挂是由心而生的情感，多少道理也
阻拦不了。就说一度被闹得沸沸扬扬的陕
西房姐龚爱爱一案吧，一个无拳无勇，无
诗无文的弱女子，虽然不是公务员，但却
拥有京城两亿多元的房产和四个户口本。
这和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广
大百姓，形成了鲜明对照。陕西法院的同
志们，却司空见惯浑常事，认为这很正
常，只要你不是公务员，哪怕你坐拥千
万，买个太阳不下山也是理所当然，无须
过问的。审判房姐一案，闭口不谈房，叫
人大跌眼镜，如坠五里雾里，更叫人浮想
联翩。不由地想起，在北京热力井下蜗居
了十几年的地下工作老王××，什么时候才
能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呢？

妻子笑我有些呆，写杂文的是不是有
点傻，这哪里是老百姓该关心的事，牵
挂得睡不好觉，尽耽误瞌睡。妻子说的
有理。但人有时候，由不得自己，不牵
挂 也 不 中 。 我 对 妻 子 说 ， 古 人 说 ， 风
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
事事事关心。人生总要有牵挂，有点牵
挂更温暖。

有点牵挂更温暖
□ 侯国平

我所热爱和生活着的，商丘
病了。
和去年一样
被一个叫做德尔塔的恶魔偷袭
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
宽阔的马路
像失血的血管苍白无力
路灯张着惊恐的眼睛
寻觅着城市的信息
我所生活和热爱的城市啊
突然之间，像一个昏昏欲睡
的老人
陷入昏迷
黎明是黑夜的前驱
狂风，暴雨，病疫
只会在黑暗里张牙舞爪
狰狞的面具
终将湮灭于人民的铜墙铁臂
看……
那到处绽放的盛开的志愿红
就是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和
新鲜血液
注入城市脉搏

那到处绽放的盛开的梨花白
就是驱赶和消灭病魔的白衣
天使
占领城市高地
那到处绽放的盛开的警察蓝
就是守护和保卫人民的忠诚
卫士
坚守城市阵地
这是一场顽强且艰难的阻击
战
对党忠诚英勇战斗
是庄严的誓言
夜以继日前赴后继
是无声的子弹
一切只为国家
一切只为人民
战鼓声声旌旗猎猎
商丘，我所热爱和生活着的
城市啊
是火神的后裔玄鸟的图腾
是张巡的坚忍历史的崛起
黑夜终将过去
黎明即将到来

黎明即将到来
□ 李道欣

你是风
当我掀起万丈波澜
你却随云而去
呼唤雨的归期
你是雨
轻轻地滴在我的额头
当我捧在手心
你却悄悄从指间滑落

奔向小溪
随波逐流
你来到
爱塘
化成一朵莲花
与风雨私语
向日月对话
我在塘边站了一季

你
□ 刘彦华


